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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流转土地自己种，还是农民
种了你们收？”

8月底的一天，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副
县长张勇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广州
一家桐木加工企业想帮扶大方县建种植
基地。张勇很欢迎，但抛出了一箩筐问题。

他不仅替贫困户算账，也替企业算
账。“这不是泼冷水，没有切实可行的盈
利模式，企业待不住，产业留不长，最后
受伤的还是贫困户。”

最终，张勇建议企业先在大方县小
规模试点，等双方都有“获得”了，再扩大
规模。

要是搁3年前，他巴不得企业先过来
再说。

2017年，张勇还是广州天河区金融
商务局副局长。当年3月，他报名参加扶
贫协作干部选派，赴大方挂职副县长。大
方县所在的乌蒙山区，是我国贫困面最
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之一。刚到大
方，张勇急切地希望引来产业项目，帮扶

立竿见影。
也许是广东干部的“务实天性”，张

勇和来自天河的挂职扶贫干部通过调研
熟悉情况后，深切认识到，扶贫关键在可
持续，扶贫项目企业有赚头才能留得住。
产业扶贫仅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实打
实算账，决不能忽悠。

本着这种求真务实的绣花功夫，自
2016年对口帮扶以来，天河区帮助大方县
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0个，都没有出现“水
土不服”，带动近万贫困人口彻底脱贫。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天河的
帮扶不仅为脱贫按下了“快捷键”，还为
大方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和这家桐木加工企业算完账后，又
迎来新一批天河区的帮扶教师。张勇提
醒他们，“帮扶不是高高在上，要多向当
地干部群众学习。”

引进来：招商更要留商

取暖炉产业何以在大方扎根成链

2017年年初，大方县扶贫招商，招来

了原本在广东中山的富筑公司。
富筑是取暖炉生产商，产品主要销

往贵州、四川、云南等地。随着中山的用
工成本和厂房租金越来越高，地处滇、
黔、川交界的大方县，成本低了不少，又
临近市场，对富筑是有吸引力的。但同样
具备这两样优势的地方，不只是大方县，
不少地方开了更有诱惑力的条件。

公司负责人佘铖铮后来才透露，真
正让他下决心从中山搬到大方，恰恰是
当地干部的坦诚。佘铖铮见过一些地方
在招商时吹得天花乱坠，等企业入驻之
后却不兑现。而大方招商，张勇等县领导
“三顾茅庐”时，就把他们能提供什么、不
能提供什么讲得明明白白，对存在的问
题怎么解决也说得清清楚楚。

让佘铖铮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各个
部门现场办公，整套手续两天就办妥。承
诺要解决的水电问题，没多久也都解
决了。

佘铖铮单枪匹马入驻之后，张勇马
上找他拿到在中山的配套企业名单，要
给他“说媒找伴儿”。“引进一家企业，没

有上下游企业做配套，很难留得住、活
得好。”当时，佘铖铮的大部分配件还
得从中山进。

王白洋是佘铖铮十几年的好朋
友，也是佘铖铮的供应商，生产取暖炉
上的玻璃板。

可张勇给佘铖铮说“伴儿”时，王
白洋很不情愿，请了三次也没请动。

其实，王白洋也感觉到企业在中
山面临的压力。当时，没有5000块的月
薪，连普工都招不到；5000多平方米的
厂房，一年租金就得80多万元。这两块
占了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

可是，他对大方压根不熟。自己努
力大半辈子才在广东扎下根，怎能随
便冒这个险？

这样的疑虑，佘铖铮当初也有，
“设备坏了能修吗，周边有配套吗？”佘
铖铮2016年底第一次到大方县考察
时，心里有点凉。当时，大方经济开发
区连供水供电都不稳定。

当地干部坦率地告诉他，大方是
贫困县，能提供的只有五年的免租金

厂房，再没其他补贴。另外，用工时还
必须优先考虑贫困户。至于水电问题，
会立刻着手解决。

王白洋陆续把设备挪到大方后，因
为担心做不好，他没向开发区要厂房，
索性借用佘铖铮的部分厂房。没想到，
几个月后，借的厂房已经不够用了。

王白洋算了一笔账，除了省一大
笔厂房租金和用工成本之外，销售量
也比在中山时翻了一番。原本贵州取
暖炉厂家采购玻璃板必须凑满整辆13
米的半挂车才能发货，还得找库房存
放，需要大量资金；而现在，随要随买，
找个小车就能拉走。半年下来，能替买
家省下100多万元的运费。

今年3月，一家销售取暖炉的电
商主动找园区要入驻。最初，招商只
能靠天河区和大方县的帮扶干部挨
家挨户上门动员，如今，电商、塑料、
电路等相关企业开始自己找上门。大
方经济开发区形成了包括玻璃、发热
管、五金、燃气、包装在内齐全的取暖
炉产业链。 （下转6版）

“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让产业扶贫“引得进、留得下、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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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一岁多
的寇中经历了一场“漂流”，跨越
了大半个中国。直到 8 月底的一
个电话，这场“漂流”才算到头。电
话那头的媳妇杨锟告诉寇海龙，
终于为儿子寇中找到了一家愿意
接收他的托儿所。

46 岁的寇海龙是广州市天
河区财政局财监科的科长。去年
年底，寇海龙报名参加天河区帮
扶贵州大方县的干部选派。当天
晚上，寇海龙向媳妇和 73 岁的老
母亲史翠花“请假”。

“能不能不去？”杨锟一开始
面露难色，最后还是支持了寇
海龙。

“我身体也不大好，你走了，
家里就只剩孤儿寡母了。”母亲的
话让寇海龙整夜辗转反侧。

史翠花确实不容易，儿媳妇
每天得上班，12 岁的孙女刚上初
一，孙子寇中才 14 个月，要不是
自己帮忙带着，这个家全乱套了。

毕竟是母亲。第二天早上，史
翠花主动对儿子说，“你要心里想
去就去吧，我们能把家里照顾
好。”

上世纪 60 年代，史翠花和丈夫从河
南洛阳拖拉机厂支援青海乐都锻造厂，
一待就是三十年。虽然苦，可后来通过高
考从青海走出来的寇海龙一直把父母当
成榜样。

寇海龙没两天就去了大方。缺了“顶
梁柱”，最开始受影响的是女儿的功课。
以前寇海龙能辅导女儿的数理化，到了
大方后，再遇到难题，女儿只能拍了照
片，发微信给爸爸。

可后来发生的事，渐渐超出了他的
预想。

春节之后没多久，广州起了“回南
天”，空气湿漉漉的，史翠花腿疾又犯了，
扛到四月底终于熬不住回了山东老家。

当时大女儿住校，寇中年纪太小，托
管所不敢收。称心的保姆一时半会也找
不到。杨锟只能把寇中送到陕西汉中的
父母家。

没成想，寇中在汉中待了近一个月
的时候，姥姥、姥爷骑摩托车摔了，伤得

不轻，没法儿带小外孙。
今年 5 月，寇中又被送

到山东的奶奶家去。73 岁的
老太太，哪能照顾得过来半
夜哭闹的小娃娃？史翠花做
饭的时候总是提心掉胆的，
“万一孙子磕了碰了，出了意
外可怎么办。”为此，她请来
邻居和亲戚得空时过来帮忙
照看。

史翠花偶尔也向儿子吐
苦水：“有时候，小孩跑来跑
去，也没父母扶着，好像没家
一样。”妻子也会在电话里抱
怨几句：“自己的孩子都管不
了，怎么做父母的。”

寇海龙听着扎心。他能
理解媳妇和母亲的苦，毕竟
自己亏欠她们太多。

寇海龙只能在偶尔回广
州时干更多的家务活来表达
自己的愧疚。“有人约我吃
饭，能不去的我肯定不去，我
宁愿在家守着老婆孩子。”

可事实上，寇海龙老“食
言”。回广州，他更多时候是
“把家当旅馆”，早出晚归，要
么忙着和大方的干部、商户
一起在花市上吆喝卖土特

产，要么忙着对接参加东西部扶贫协
作的广州企业。

8 月底，寇中离两岁还差几天，杨
锟和史翠花好不容易在广州找了家愿
意接收他的托儿所。接到媳妇的电话，
寇海龙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出去
了好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松了一口大
气，可最后又担心起来，“这么小的孩
子能适应得了托儿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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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贫困地区，

产业扶贫不能“一引了

之”，农产品也不能“一

卖了之”

广州天河区帮扶

贵州大方县，不仅引来

企业，还引来留得下的

产业链；不仅卖出了农

产品，还帮贫困户培育

市场意识；不仅为脱贫

按下“快捷键”，更为巩

固脱贫种下“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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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地里把土豆拉走就得了，为何
要分拣？蔬菜在本地卖完就行了，为何
要费劲送到广州？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脱贫攻
坚，扶贫干部一度让贫困群众不解的“多
此一举”，“多”的恰恰是“精准”而不是
敷衍。

因为，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扶贫产
业，不能满足于“一引了之”“一卖了之”。
如果扶贫视野不够长远，不谋划“卖完之
后”“引进来之后”的长期发展，很容易陷
入“帮扶干部一走，扶贫产业就散”的
怪圈。

“逼”菜农把菜卖到广州去，不仅提高
了蔬菜销售价格，更是多了一个销售渠
道，渠道多了，将有助于避免单一市场潜

伏的风险；多一道分拣程序，是帮贫困
户养成标准化生产意识，让小农户更好
对接大市场；贫困户打工挣了几个钱就
想走，帮扶干部苦苦挽留，是希望他们
在继续打工中获得一技之长，尽可能多
地转化为产业工人；引进一家企业，还
费心“做媒”帮助扩大朋友圈，是为了让
企业不靠优惠过日子，真正扎下根……
来自广州“经济第一区”天河的帮扶干
部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更有务实的作
风。对口帮扶的“多此一举”，是对贫困
地区群众的“市场意识扶贫”，是着眼长
效脱贫的治本之策。

在实践中，这样的“市场意识扶贫”

却可能遭遇贫困户的不理解、不合作，
但不能简单归咎为贫困户的“等靠要”。
发展产业扶贫，需要许多条件，某些条
件不具备时，贫困户可能不配合甚至拒

绝参加项目。例如，不敢把菜卖到广
州，是因为不懂得物流和批发流程。

对此，天河区的帮扶干部没有简
单指责贫困户安于现状，而是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找出原因对症下药，才有
那些“多此一举”。

做深做实东西部扶贫协作，绝不
只是给贫困地区引入产业项目就了
事，更重要的是让来自东部地区的市
场理念在西部贫困地区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

脱贫攻坚战进入“最吃劲”的决胜
关键阶段，类似广州天河区对口帮扶
的“多此一举”，下的正是“脱真贫”“真
脱贫”绣花功夫，体现的正是帮扶贫困
地区可持续脱贫的责任担当。

精准扶贫，这样的“多此一举”，多
多益善。

精准扶贫，这样的“多此一举”多多益善

张勇（右）正在查看今年的刺梨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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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海龙

本报记者张典标

“还学不好的话，我这辈
子就完了。”

今年 6 月，贵州省大方
县奢香古镇社区在广州天河
区的帮助下组织了第二次珠
绣培训，移民搬迁户殷万芳
“逼”着自己报了名。“学不
好，只能靠政府养了。”

一个月前，社区组织
第一次培训的时候，殷万
芳没敢去，她担心自己学
不会。实际上，她还是忍不
住偷偷去瞧了瞧。穿珠引
线 看 着 简 单 ，对 她 却 是
极难。

殷万芳一只腿是假肢，
手指也比正常人少。刚从山
上搬到县城这套两室一厅的
新房没多久，她就报名参加
了社区办的厨艺技能培训，
学了一个月也没学好。培训
的时候，她只能一只手拄着
拐杖，另一只手一会拿铲一
会抬锅。

殷万芳灰了心，她甚至想
过搬回山上那座“歪着身子”
的老屋。殷万芳发现搬下来之
后，买个菜都得花钱，老公患病卧床没
收入，自己得经常守在床边照看，也因
此错过了社区里招聘的保洁员岗位。

尽管社区干部及时给她家办了
低保。她和丈夫两个人每个月共 700
块钱。“细点用”，勉强能掰着指头过
日子。那时候，就算买一块钱一斤的
青菜，她心里也“塞得不行，总觉得买
了就没钱了。”

几年前，为了装假肢，殷万芳找亲
戚借了 3 万块，到现在也没还清。

更让殷万芳觉得“别扭”的是，“低
保不是自己挣的，我没出血汗。”

她想去学一门挣钱的技术。
殷万芳学珠绣比别人慢得多，

别人穿两三颗的工夫，她只能勉强
穿一颗。半个月的培训，殷万芳没回
家吃过午饭。练习珠绣的材料和工
具不能带回家，她索性早上吃得饱
一点，一直在培训现场练习到傍晚
结束。

殷万芳在班上提问最多。
一些针法细节，她只能反复
问、反复拆、再反复绣。“不是
多一颗珠子就是少一颗珠子，
都是不合格的。”殷万芳回忆，
因为老是记不住要领，她问得
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珠绣培训项目的负责人
杨垚鑫鼓励殷万芳，有问题
随时喊他。再后来，杨垚鑫
允 许 殷 万 芳 晚 上 带 回 家
练习。

殷万芳每天吃了晚饭就
“焊”在桌子边，反复拆、反
复绣到凌晨两点多，练到抬
不起胳膊为止。渐渐熟了，
练到晚上十二点就学会了白
天教的技巧。再后来练到晚
上十点，最后晚上八点就可
以了。到现在，殷万芳一个月
能绣两幅作品，已经不比别
人慢。

今年 7 月底，殷万芳交了
第一幅作品，领了 300 块的工
资。拿到钱的时候，殷万芳暗
淡发黄的脸上浮现出孩子般
的笑容。

现在的殷万芳老笑，以
至于第一次见到她的人误以

为她是天生乐观。其实，从山上搬下
来之前，殷万芳压根笑不出来。家里
一亩多的薄地全靠她收拾。她只能趴
在地里伺弄庄稼，有时候假肢上裹的
泥扯下来能“揉成篮球大小”。

殷万芳算了一笔账，“就算我一个
月做一幅，那就是 300 块，一年下来就
是 3600 块。足够买米吃油，再买点小
菜，生活就过来了。”

顽
强
学
艺
为
了
生
活
不
﹃
别
扭
﹄

殷万芳

本报记者张典标

去年 3 月，87 岁的卢国
珍发现小女儿黄正荣探望自
己没那么勤了。原来隔三差五
就能见一面，现在一两周才瞧
一回，椅子还没坐热就匆匆
走了。

黄正荣是贵州省大方县
农牧局选派到六龙镇坝子村
的驻村干部。她向母亲解释自
己驻村扶贫，不能像以前那样
频繁看望她。卢国珍不知道啥
是驻村扶贫。见到黄正荣时，
卢国珍总是欲言又止，偶尔才
漏出一两句：“上的是什么班？
怎么这么长时间见不着？”

大大咧咧的黄正荣最初
没在意。直到有一回又要离开
时，黄正荣瞧见母亲眼里的泪
水打转。半个月前，父亲去世，
黄正荣以为母亲还没走出来。
第二天她才感觉不大对，又赶
到母亲家。

“实在不行，我带你一起
在村里住好不好？”

卢国珍脸上的皱纹舒展
开来，跟女儿进了村。

非得一起驻村吗？黄正荣
有 6 个兄弟姐妹不能帮忙照顾？黄正
荣的丈夫、孩子不能照顾？

今年 45 岁的黄正荣是兄弟姐妹
中年纪最小的，家庭条件也相对宽裕。
“哥哥姐姐们年纪也大了，也困难。”黄
正荣解释。那为啥不能让自己的丈夫
来照顾？丈夫在另外一个偏远的乡镇
工作，也是忙得昏天黑地，自己的孩子
在县医院当护士，每天三班倒，也没法
照顾外婆。黄正荣索性把母亲接进村。

带着母亲驻村，会不会是作秀？
事实上，黄正荣几乎是把母亲

“藏”在村里。直到母亲搬进村里两个
月之后，村干部才知道这个事。此前，
每次村干部或其他驻村干部留她一起
吃饭，黄正荣总是拒绝，但也没解释。
直到有一回，扶贫工作队的同事到她
借住的屋里才发现她一直带着母亲。
黄正荣也没跟单位吐苦水。“这是我自
己尽子女的责任，没必要让谁知道。”

驻村扶贫那么忙，她有时间照顾

母亲吗？
卢国珍腿脚不好，得拄着

拐，走不了几步，更多时间是
卧床。黄正荣早上出门前都得
熬好粥或煮好馄饨，在锅里温
着。卢国珍不会打电话，只能
接。黄正荣生怕母亲在家磕了
碰了，每隔一两个小时就给母
亲打电话，询问她有什么要
做的。

黄正荣说她有三个家，一
个在帮扶的村里，一个在丈夫
工作的乡镇，一个是女儿工作
的县城。最忙的时候，黄正荣
白天上山，晚上走访贫困户，
走访完还得开会商量扶贫的
事，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到
家。黄正荣也有无助、烦躁和
委屈的时候。可一见到母亲，
她就成了干练的“女汉子”。

再后来，黄正荣请了一个
贫困户来照顾母亲。“是一个
6 0 岁的大妈，两个人聊得
欢。”

得空的时候，黄正荣常向
母亲聊自己的工作和村里的
变化。渐渐地，母亲脸上笑容
多了，对扶贫也懂得一些了。

去年年底，县电视台来村
里拍摄扶贫干部工作状态时，采访了
黄正荣，在一旁的母亲自豪地插话，
“我是老党员，她来扶贫，我绝不拖她
的后腿。”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脱贫
攻坚战打响以来，这样一门心思斗贫
魔的大方干部有很多，“这一次脱贫攻
坚战，对我们来说一生中就这么一次，
一定要打赢，这是一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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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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